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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新年伊始，一部
名为《中国奇谭》的动画短
片集火了。

《中国奇谭》由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简称“上美
影”）和哔哩哔哩（简称“B
站”）联合出品。从《大闹天
宫》到《小蝌蚪找妈妈》，从
《九色鹿》到《天书奇谭》，由
上美影打造的一大批中国
动画，以极高的艺术水准、
富于民族性的美学特点享
誉世界，形成了动画里的
“中国学派”。

上线仅3期，逾10万豆
瓣网友便给《中国奇谭》打
出了 9.5 分的超高评分。
截至 1月 13 日羊城晚报记
者发稿，《中国奇谭》B站播
放量达 7000 万，超过 3 万
B站网友给出了9.9分的站
内评分。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采
访了《中国奇谭》总导演、北
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
授陈廖宇，他表示：“希望我
们的创作能给后来者留下
一点启示。如果做到了，那
我们就觉得太有价值，太欣
慰了。”

羊城晚报：创作《中国奇
谭》这部动画短片集的契机是
什么？从项目启动到完成历
时多久？

陈廖宇：短片创作是上美
影由来已久的传统。2022 年
恰逢中国动画诞生 100 周年，
无论是上美影还是我们动画
人，都觉得应该在这个节点有
所表达。一直以来，我们认为
动画创作应该在内容、形态、风
格上更加多元，而动画人表达
自己看法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
作品。再有，我们认为动画行
业应当展现新的生命力，需要
给能代表动画新生力量的创作
者们新的、自由的创作机会。

综合这几点，大家形成了
做《中国奇谭》的想法。那是
在 2020 年年底，项目最终在
2022 年年末完成。整个创作
和制作过程，历时近2年。

羊城晚报：在启动之初，对
作品的主题、美术风格和故事
形态有何种预设？“志怪”是《中
国奇谭》的标签之一吗？

陈廖宇：一定有预先设
定，我们明确了两点：首先，在
文化内涵、审美风格方面，一
定要有中国特性；导演们在利
用已有的传统文化创作基础时
应当有自己的创新。第二个，
表现对象要既具体又开放，所
以我们引用了“奇谭”的概念，
这是中国文化里挺有代表性的
概念。它很具体，说起奇谭，每
个人脑海里都会有很多既定形
象；它又很开放，每一个创作者
都可以对奇谭故事有自己的理
解，这样就有足够的创作空
间。所以 8 个短片里头，有传
统故事，有当下现实生活，也有
未来的科幻故事。

至于“志怪”，我们在确定
创作主题的时候，没有说一定
以志怪小说为蓝本。巧合的
是，大家率先看到的两部作品
《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确
实是出自于志怪小说。尽管
第三部《林林》就不是了，但大
家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这可能是一种误读。我们设
定的创作主题其实很宽泛，就
是那些带有想象力、神秘色彩
的奇谭。

羊城晚报：每个单元短片
的导演人选是根据什么思路
遴选的？

陈廖宇：选人的标准，实
际上是根据作品需求去逆推
的。作品的需求就是在内容
和风格上尽量多元化，在视觉
风格和叙事风格上，大家要有
鲜明的区别。就如大家已经
看到的，尽管《小妖怪的夏天》
和《鹅鹅鹅》都属于手绘动画
范畴，但是风格完全不一样。
另外，八个作品应该囊括当下

动画创作的主要类型，比如
《小满》是剪纸片，《林林》是纯
三维动画，《玉兔》是定格动
画，《小卖部》是 CG 动画叠加
手绘动画形成的混合效果。
因此，我要选择在不同动画手
段上有代表性的导演。

另外，导演的年龄在我心
中有一条线。我主观认定，他
们应该在30多岁到40多岁之
间，已经完成了创作技巧、经
验方面的积累，又处于创作欲
望和激情最旺盛的时候，这个
阶段的导演最容易给我们带
来新东西，创作生命力最强。

还有一点，这些导演我必
须十分了解，我们可能认识 5
年、10年，甚至 20年了。我认
为创作是一种合作和协调的
关系。团队里的人互相足够
了解、彼此心里有数，才能互
相取长补短，计划才能顺畅推
进。

羊城晚报：创作上，你们
给单元导演设立了什么共同
目标和要求？

陈廖宇：我们期望这八个
片子，无论从故事内容、叙事
方式，还是风格上，都有所探
索。每个导演都要主动走出舒
适区，带来不一样的东西。我
对导演们的共同要求，就是“无
论进行什么样的艺术探索，我
们始终要为观众提供一个大家
能够接受的故事”。因为探索
也应有度，要尽量给观众良好
的观影体验。这也是继承了上
美影前辈们的创作思想，上美
影的经典短片，都可以用雅俗
共赏来形容和概括。

最终的 8 个短片，有的以
风格见长，有的以艺术探索见
长，有的导演在动画语言上做
了独特探索。我想跟喜欢《中
国奇谭》的观众说，既然是探
索，就一定会有不成熟甚至失
败的地方，特别希望观众能给
我们提供见解和意见，我们会
很认真地对待，并在后面的创
作中改进。

羊城晚报：除此之外，8 个
短片还有其他共性吗？

陈廖宇：开玩笑地说，我
们 表 现 的 都 是“ 非 主 流 角
色”，我们希望故事能带给观
众新意，但又和我们的传统文
化有渊源。我们希望尽量不
要讲别人已经非常熟悉的故
事，如果要讲，也要讲出新内
容。比如说，哪怕我们从《西
游记》里取材了，但目光瞄准
的 却 是 个 十 八 线 边 缘 小 角
色。我可以小剧透一下，后期
将上线的《飞鸟与鱼》是一个
很有科幻色彩的片子，很现
代，甚至可以说很未来，但是
它也和我们传统的民间故事
《田螺姑娘》有关联。

羊城晚报：关于 8 个单元故
事的播出编排顺序，我们是如何
考虑的？

陈廖宇：很多人都在问我这
个问题。实话说，这八个短片虽
然围绕共同主题创作，但没有时
间脉络和其他关联线索。播出
编排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上美
影和B站共同商议。B站作为平
台方肯定更有经验，能根据时间
阶段和观众心理作出更合理的
安排。从播后的效果来看，《小
妖怪的夏天》确实特别适合作为
一个“入口”，因为它跟观众有天
生的亲和力，题材借用了《西游
记》的壳，观众有熟悉度，故事基
调和叙事方法又比较轻松幽默，
情节内容也跟打工人日常生活
有共鸣。

羊城晚报：作为总导演，你
个人如何评价《中国奇谭》的完
成度？对于播出反响，你是否有
预期和预判？

陈廖宇：动画创作是一个需
要克服很多问题的复杂过程，所
以大部分动画作品在创作过程中
会打一个比较大的折扣。当然，
这一次，我觉得打的折扣相对比
较小，跟自己的以往的创作比，大
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

信心我们肯定是有的。一
些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超出了我
们的预期，我们的一分努力可能
得到了大家的三分回馈。我们
清楚作品永远不可能完美，这次
虽然说比较接近理想，但是改进
和提升的空间永远有。

羊城晚报：《中国奇谭》上线
后观众反响热烈，有没有一些网
友的解读或者是二创内容，给你
留下深刻印象？

陈廖宇：太多太多了。我本
人也是第一次体验到观众如此

“猛烈”的互动，留言几天就上万
条了，真是让我没想到。我发现

弹幕能带来新的观影体验，比如
说《鹅鹅鹅》的片中字幕采用了第
二人称，“这里是鹅山，是你失踪
的地方”；网友一个弹幕飘来，

“啊，不好，我要失踪”，一下让我
笑喷了。简简单单一句话，让我
觉得观影者和导演好像形成了一
种对话语境，更体现出《鹅鹅鹅》
中的“你”字称谓用得妙。

另外，好多网友的解读自成
一体，可能根本不是我们创作者
原先的想法，脑洞太大了，而且系
统性特别强。一些网友提的意
见，也让我们觉得：“哇，观众的眼
睛好毒啊，他们确实特别懂。”

羊城晚报：作为创作者，会
不会着力总结近年来一些动画
爆款所具备的共性？

陈廖宇：可能制片人、出品
方会去总结爆款秘诀。但作为
创作者，我到今天还是坚持认为
爆款有很多难以预测的因素作
用。所有关于爆款的总结，听起
来有道理，但都像马后炮。

创作者还是要面对作品本
身，把创作中具体的细节问题解
决好。我觉得观众“既诚实又慷
慨”，诚实是指你所有的好和不
好，观众全能看到。“慷慨”是指，
你在作品里多花了一分力气，观
众往往会回馈你两分三分甚至
四分的褒奖。

羊城晚报：下一步，有没有
考虑将《中国奇谭》进行长篇电影
化创作，或者剧集化的打算？

陈廖宇：可以透露一下，《中
国奇谭》项目肯定不仅限于 8个
短片。《中国奇谭》现在虽然是在
网络平台上播放，但我们从创作
的第一天起，就按照院线电影的
要求定下了质量和艺术标准，比
如 4K画面、5.1 声道的音响。我
强烈建议大家戴耳机看我们的
片子，丰富细腻的声音肯定会给
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羊城晚报：说 到《中 国 奇
谭》，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
美影的名作《天书奇谭》，这两部
相隔 40 年的作品之间有没有传
承性呢？

陈廖宇：先说点个人的渊
源，《天书奇谭》的导演之一钱运
达老师，是我本人的大学老师。
所以，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代动
画人，和前辈们有过一些传承关
系。在我本人参与的作品中，上
美影的动画风格肯定会在潜意
识里影响我。

《中国奇谭》的名字也确实
受到《天书奇谭》的启发，立项
时，这个短片集要叫什么名字确
实苦恼了我们一阵，太空泛、太
窄了都不好。想来想去，最后突
然觉得，哎，我们原来有《天书奇
谭》，那这个项目就叫《中国奇
谭》，“中国”概括了项目风格，

“奇谭”概括了项目内容。当然，
这个名字起好后，也给了我们所
有创作人一个巨大的压力，这些
无形的压力也变成了创作者对
自己更高标准的要求吧。

羊城晚报：有在创作中刻意
埋“彩蛋”，让观众找到致敬经典
的痕迹吗？有很多观众觉得自
己发现了各种致敬前作的蛛丝
马迹。

陈廖宇：这还真没有。我没
有要求导演们一定要把什么元
素放进作品里。所有观众在片
子里头找到的、被理解为向前辈
致敬的那些设计，比如说《鹅鹅
鹅》里狐狸公子的造型设计，后
面《小卖部》里的空镜头，甚至有

些手法、声音，都是导演们自发
地在不影响创作内容的前提下，
自己做的一些匠心设计。这种
致敬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潜移默
化的。

羊城晚报：不刻意为之，那
在《中国奇谭》里创作者是如何
把握、延续上美影的艺术创作风
格的？面对新时代和新观众，大
家对上美影的艺术风格，依然有
信心吗？

陈廖宇：这个问题转换说法
就是“我们对于经典的传承是怎
么看的”“面对今天的观众，创作
者 又 该 如 何 面 对 或 者 利 用 经
典”。我对“经典”的理解是，在所
处时代的观念、技术条件下，做到
极致的作品。假设前辈们永葆青
春到今天也还在创作，他们会不
会变？肯定会！何况我们是生活
在今天的创作者，我们要学习前
辈们的创新和探索精神，在具体
创作上，既要吸收前辈们已经取
得的成功经验，更应该以今天的
视角去确定自己的风格，运用今
天的技术，尽可能探索并做出新
东西来。不要让前人的高山，成
为现在的“负担”。

这次《中国奇谭》的创作，所
有导演都得到了上美影前辈们
的亲自指导，过程中的每个关键
节点，前辈们，比如说常光希老
师，都会很仔细地去看我们的创
作，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然
而，前辈们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
是——你们可以步子更放开一
点，胆子更大一点，把东西做得
更极致一点。

羊城晚报：近年来，越来越
多国产动画作品受到公众关注，

“出圈”了。作为资深从业者，你
认为中国动画现在进入了一个
什么阶段？未来，国产动画应当
朝着哪个发展方向努力？

陈廖宇：我觉得中国动画现
在 进 入 了 自 我 意 识 觉 醒 的 阶
段。相比较十多年前，近几年的
国产动画几乎都在强调或向观
众展示“我们在寻找属于我们自
己的独特动画风格”。自我意识
觉醒，说明这个行业要逐渐走向
成熟了。找到自我的下一步应
当是百花齐放、多元化发展。

羊城晚报：可惜的是，眼下
市场上的动画长篇还是 IP 改编
作品偏多，纯原创内容较少。

陈廖宇：这个问题的核心词
是市场化，“改编多而原创少”的
现状是当下市场的选择或者说
产物。原创动画相对较弱，也说
明我们的原创力量还不够自信，
不够强大，不够有魄力去证明它
也能成功。不过，我觉得市场最
奇妙的地方在于——只要你坚
持尊重市场，错误的东西就会得
到纠正。所谓市场就是观众，只
要我们尊重观众，最后所有的问
题都会解决。如今 IP 改编作品
泛滥，观众也许以后就不会买账
了，市场会反过来驱使所有出品
者和创作者作出调整和改变。

羊城晚报：近年来单元式动
画短片集很红火，奈飞的《爱，死
亡和机器人》已做了三季，B 站也
推 出 了《胶 囊 计 划》，现 在 又 有

《中国奇谭》，在你看来动画短片
的优势有哪些？

陈廖宇：它的优势很简单，
因为短，投资风险小，所以在内
容、叙事方式、风格、技术应用
上，创作者都可以进行大胆的探
索。我觉得每个片种都有它自
己的主要任务，短片的主要任务
就是尝试、开拓、探索，它可能成
为主流长片的营养来源。这有
点像汽车行业里的概念车，它不
会量产，不会满大街跑，但经概
念车探索出的设计理念和技术，
最终可能被吸纳进最常见的家
用汽车里。

羊城晚报：形式新颖、内涵
丰富的作品，往往具有一定欣赏
门 槛 。 中 式 美 学 讲 究 意 境 、留
白，更需要欣赏者的审美积淀。
你认为观众的欣赏趣味、水平与
创 作 者 的 高 追 求 之 间 有 矛 盾
吗？创作者需要着意去调和吗？

陈廖宇：举个例子，当我画
一棵特别具象的树时，人们大多
能接受；当我画一棵有风格的、
手法很独特的树时，有些人就会
看不明白，这就是所谓的“门
槛”。然而，创作者不能以此为
理由要求观众“你们学习提升完
之后，再来看我的片子”。

我们无需过多担心自己的艺
术形式过于有个性，导致观众不
能接受。独特的形式，从来都不
是障碍。如果观众不能接受，多
是因为作品做得还不够极致。只
要做到极致，内容营养够丰富，
观众今天不理解，终有一天他会
来肯定你。从长远看，所有创作
者都应加入到能开拓多元审美、
建立独特形式感的创作中来，这
也是对观众的培养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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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鹅鹅鹅》和《小妖怪的夏天》都属于手绘动画范畴，但是风格完全不一样


